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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回  濟小塘機房裝病　搬運神京城運絲

　　話說小塘言道：「天殺的，坑死我了，將我的銀子，盡情偷去，這可叫我怎樣回家！」說著說著放聲大哭。主人說：「相公莫

要如此，你只保養身體要緊，銀錢皆是人掙之物，惱他怎的。到明日我與你請個醫者看看脈，吃兩劑藥就好了，你家在何處？我自

送你回去。」小塘聽了這話，把氣平了一平，故意的要東要西，百般的試探，這主人百依百隨，並無怨言。　　一連三天，皆是如

此。到了第四日上，小塘起來，向主人言道：「多承照管學生病體痊癒。不知貴姓尊名，為何放著空機，卻不織絹？」房主見問，

歎氣言道：「在下姓鄧名叫存仁，只為平生好友，把資本叫人坑去，因此連年未做生意。」小塘順口答言，說：「學生也是姓鄧，

怪不的這樣有緣，既然缺少資本，這卻不難，我有個販絲的朋友，現在此處發貨，待我找著他，賒他兩擔，包管會依。」言罷出

門，向西走了幾步，見路北有一座七聖祠，走進去看了一看，原來是座空廟，走到正殿，口誦靈文，把搬運神拘來，朝上打躬。小

塘說：「煩駕到北京城中，撿那富戶絲線舖子，把織絹的上好青絲運兩擔來。可要記清他的字號住處，日後好還他的本銀。」搬運

神領命，去不多時背了四捆青絲回來，放在小塘面前，說：「啟上法官，這絲是鼓樓東路北，陳明字號的貨物，請法官查收。」

　　小塘說：「有勞尊神，請歸本位。」打發搬運神走了。出來找了兩個閒漢，把絲擔到鄧存仁家。存仁一見，滿心歡喜，說：

「相公真賒來了！不知什麼價值？幾時要錢？」小塘說：「按時價計算，對月交還罷了。你可快去料理機房，不要遲了時日。」

　　鄧存仁不敢怠慢，把機房打掃乾淨，找來舊日的機匠，立時之間熱鬧起來。到了晚上，機房停工，各自散去，小塘等至夜靜，

把織女星請來助工。織女星領了法旨，一夜的工夫，八疋絹俱已織完，交旨昇天而去。次日早晨眾機匠一進機房，看了看絹，皆已

完備，一齊亂嚷，俱說是活見鬼了。鄧存仁從院內出來，聞知此事，心中甚是驚疑，走到機前，依次一看，八疋絹果然皆完，經緯

又齊，顏色又俊，單絲盡成雙絲。小塘假裝不知，也走過去看了一看，說：「眾位不必驚疑，想是主人時來運轉，神人相助，列位

以後就照此樣織來，包管買賣興旺。」眾人聽說，一齊動手，將八正絹卸下機來，鄧存仁治辦香燭，供獻答謝神靈，機匠從新安

機，拿這八疋作樣，織出來大不相同，這話暫且不表。

　　且說小塘推故有事，獨自出門，走不上半里多遠，迎著徼、苗二人，說：「二位賢弟，如今且別回去，到晚上可要如此這般。

」吩咐已完，回至鄧家。天色將晚，徼、苗二人在外而叫門，鄧存仁將門開放，一見就問，說：「二位道爺，這二日那裡去來，把

你們伙計氣的了不得了。」二人故意驚道：「此話怎講，倒要問個明白。」說著走進房中。小塘一見，說：「哎喲！好兩個大膽的

狠賊，將我二百銀子偷去，還敢回來見我，有何理說？」一枝梅說：「我的哥，你可錯怪了人了，俺兩臨出去時，恐怕露白，將銀

子放在炕洞裡邊，沒有言語。這也怪不得哥生氣。」鄧存仁聽說，秉上燈燭望炕洞中一看。一個布包放在裡面，拿出來打開，果然

是二百銀子，存仁交與小塘，說：「相公幾乎屈了好人，快收起來罷。」大家說笑一回，各自安歇，鄧存仁那知是小塘弄的法術，

完他前日假病的案件。

　　且說到了次日，就有南京客夾買絹，鄧存仁就將那現成八疋拿來，客人一見心中愛慕，比別的機房裡的貨物多賣一半銀子，一

定五十疋，先留定銀一百兩。鄧存仁打發客人去了，將銀子交與小塘，叫小塘還那兩擔絲的客賬，小塘接來，仍煩搬運神送去。這

且不提。

　　且說鄧存仁家的買賣，從此興旺，就把小塘弟兄三人留在家中待如上賓。那日，小塘思念韓生，正遇大比之年，寫了一封書

信，把烏鴉拘來一個，將書給它拴在尾巴之上，叫它把書送至江南，這烏鴉如通人性的一般，展翅飛翔，一直飛到江南隱仙莊韓慶

雲家樓角以上，不住的亂叫。韓生正在樓上看書，被烏鴉叫的心亂，用袍袖一甩，那烏鴉把雙翅一展，飛在書案上邊，把尾巴一

撅，朝著韓生又叫。韓生才要伸手去拿，見那尾巴之上拴著一封書信，連忙解將下來，拆開一看，原來是小塘給自己的書信。上邊

寫著：

　　劣兄小塘親筆蹤，拜上江南一友朋。

　　自從那日分別後，時常懸念在心中。

　　只因目今開大比，奉請賢弟奔前程。

　　早到南京先納監，隨後收拾上北京。

　　千萬莫過九月九，包管金榜中頭名。

　　差遣烏鴉帶書信，賢弟一見莫消停。

　　韓生看罷，滿心歡喜，心想：濟兄真神仙也！這些飛鳥也聽他使喚，我想科舉的規矩乃是八月中秋，他這書中說是別過九月九

日，難道今年改了日子不成？一行想著，下樓走到景氏奶奶跟前，說：「母親，方才有一件奇怪事情。」奶奶說：「什麼事呢？」

韓生就把烏鴉帶信的話說了，將書呈與奶奶，奶奶看了一遍，說：「我的兒，你的主意怎麼樣呢？」韓生說：「兒的主意是要上

京，但恐日子有限誤了日期。」奶奶說：「依我看來，你濟兄有半仙之體，定有先見之明，既許你金榜有分，管什麼八月、九月，

你去了自有好處。」韓生說：「雖然如此，但不忍與母親遠離，如何是好？」奶奶說：「這也不難，我有積下的二百銀子，可作盤

費，把房產地土交與管家韓祿看守，咱母子帶著書童，一同進京，豈不兩全。」韓生大喜，說：「母親見的極是。你老人家收拾行

李，為兒的先去定船。」說罷走到河口，僱了一隻江船回家，吩咐韓祿看守房產，將行李叫人送上船去，然後，韓生扶他母親一同

上船。

　　船家開船，正遇順風，不多幾日，已到南京水西門。景奶奶把銀子交與韓生，韓生上岸進城，到在戶部裡報名，兌清銀子，要

了北京科舉的文書，收在身邊，出城上船，渡過江北，離船上岸，僱了一輛小車，書童將行李搬上，扶侍奶奶上去，韓生也坐在一

邊，兩個車夫前拉後推，走將起來。此乃八月天氣，秋雨連綿，在路上走了一月，倒誤了半月的工夫，及至到了北直交界，已是八

月二十以外。韓生看了看場期已過，且是路上泥濘難走，正要與他母親商議回家，忽見路旁有人說話，韓生定睛一看，認的是徼、

苗二人，連忙下車，緊行幾步深深一躬，說：「二位兄長從何而來？」承光說：「俺奉大哥之命特來迎接賢弟。」韓生聽說，連忙

稱謝，說：「二位兄長，老母現在車上，請去相見。」二人聽說，上前請安。奶奶一見嚇的面目改色，說：「二位到此有何事

情？」苗慶說：「俺奉濟大哥之命，迎接老母、賢弟進京。」奶奶聽說，把韓生叫到跟前，附耳言道：「從前二人在咱家中，一個

神偷，一個訛詐，幾乎沒把老母嚇死。今日此來必無好意，須要遠著他些。」韓生領命，走到二人跟前說：「二位兄長，小弟承濟

兄美意，叫小弟上京，誰知路遇陰雨，誤了場期。如今進京，也是無益。方才母親吩咐不如回家，還省幾兩銀子，敢求二位兄長回

去見了濟兄，代小弟說罷。」承光說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今年場期已經改在九月，莫要遲疑，誤了功名大事。」

　　韓生立意回家，要遠二人，遂向二人言道：「老母已經吩咐，不敢不從，就此告別了罷。」承光向苗慶言道：「賢弟，你聽見

了麼，半路之中忽要回去，咱大哥算的真是不錯。如今把那話給他使上罷了。」說罷，向韓生言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俺也不好相強，

待俺別過老母，咱再分路。」言罷，齊走到小車跟前，這一個老母長、老母短，裝說閒話。那一個把張神符貼在小車底下，說：

「賢弟回家，一路保重。就此請了。」言罷向北而去。

　　韓生打發二人去後，叫車夫掉轉車子，仍舊回家，給他來回的腳費。車夫聽說要轉車子，直覺著重如泰山，左右轉不過來。韓

生與書童一齊助力，扭了半日，竟不相干。韓生心下著忙說：「莫非他二入使了什麼法兒了麼？」一句話還沒說完，只見一個小廝

帶著車夫往北直走。韓生一見，心下著忙，領著書童往前就趕，誰知越趕越快，正然跑的汗流，忽見徼、苗二人在路旁站著。韓生

說：「二位兄長快忙替我趕趕車子。」二人言道：「你若上京，俺就替你趕趕；你若回家，我們不管閒事。」韓生恐怕嚇著母親，



說：「只要趕上車子，弟就情願上京。」苗慶聽說，用手一指，那車子猛然站住，韓生這才跑到車子跟前說：「母親沒嚇著麼？」

奶奶說：「卻也無妨。」

　　說著，徼、苗二人來到跟前說：「老母不要害怕，此皆濟兄長命俺如此，必請老母同賢弟上京，功名自然有分。」奶奶見是不

能回去，無奈點頭應允。苗慶走去，僱來四個腳驢，弟兄三人連書童騎上，車夫推起小車，竟上北京。到了八月底，那日到了北京

城外，從東直門繞到六里屯鄧存仁門口，小塘將韓生迎接進去，鄧存仁家服侍奶奶下了車子，讓進院中，小塘給韓生開發了車子、

腳驢。鄧存仁也給韓生叔禮，擺酒接風，韓生母子就在鄧存仁家住下，這且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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